
二月二 龙抬头

相传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是
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

从此以后， 雨水会逐渐多起来。所
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
虫开始苏醒，所以俗话说“二月二，

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因此，

这天也叫“春龙节”。

二月二在“惊蛰”前后，大地解
冻，万物复苏，蛰伏在泥土或洞穴
里的昆虫蛇兽， 将从冬眠中醒来，

传说中的龙也从沉睡中醒来，农民
告别农闲，开始下地劳作了。所以，

古时也把“二月二”叫做“上二日”。

因此， 盛行于我国民间的春龙节，

在古时又称“春耕节”。据说，这一
天龙如果还没有醒的话，那轰轰隆
隆的雷声就要来呼唤它了。

据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宛
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
门外蜿蜒布入宅厨， 旋绕水缸，呼
为引龙回。” 明人于奕正、 刘侗的
《帝京景物略》中说：“二月二日曰，

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

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俗
话说“龙不抬头、天不下雨”，龙是
祥瑞之物，和风化雨的主宰。“春雨
贵如油”， 人们祈望龙抬头兴云作
雨，滋润万物。

在我国北方民间流传着这样

一个神话故事， 说武则天当上皇
帝，惹恼了玉皇大帝，传谕四海龙
王， 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不
久， 司管天河的龙王听见民间的
哭声，看见饿死人的惨景，担心人
间生路断绝，便违抗玉帝的旨意，

为人间降了一次雨。玉帝得知，把
龙王打下凡间， 压在一座大山下
受罪， 山上立碑：“龙王降雨犯天
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
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人们为
了拯救龙王，到处找开花的金豆。

到次年农历二月初二， 人们正在
翻晒玉米种子时， 想到这玉米就
像金豆， 炒一炒开了花不就是金
豆开花吗？ 于是家家户户爆玉米
花，并在院子里设案焚香，供上开
了花的“金豆”。

龙王抬头一看， 知道百姓救
它，便大声向玉帝喊道：“金豆开花
了，快放我出去！”玉帝一看人间家
家户户院里金豆花开放， 只好传
谕，召龙王回到天庭，继续给人间
兴云布雨。从此以后，民间形成了
习惯，每到二月二这一天，人们就
爆玉米花，也有炒豆的。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我
不相信什么龙王，但希望这个美丽
的传说能带来淅淅沥沥的春雨来
滋润农人的庄稼地，也给人间带来
一个丰收的年景。

春满山乡

李元银李小玲
一夜春风送暖温，七里长冲蛙鼓鸣。

两岸青山松苍翠，四面芝兰吐香馨。

蔚蓝天空鸣布谷，广阔田野响鞭声。

惠农政策甘霖雨，普浇山乡满园春。

注：七里长冲为光山县南向店乡长冲村

“口 误 ” 不“可 恶 ”

———浅谈魏明伦与董卿的社会责任担当
“我个人认为是，文本不妥，撰

稿之错。照念不疑，主持之惰，把关
不严，导演之过。”被誉为“鬼才”的
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魏明
伦最近“抖落”一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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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
晚， 央视一套播出了虎年元宵晚
会，董卿当晚在主持节目时现场背
了一首描写元宵节的古诗词：“去
年元夜时，花市灯如书

(shu)

。月上
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魏明伦看节
目时，发现董卿在朗诵欧阳修这首
诗词作品时，念错了一个字，本应
该是“花市灯如昼

(zhou)

”，念成了
书

(shu)

。魏明伦向来对主持人念错
别字深恶痛绝，于是魏明伦立即通
报媒体，为董卿纠错。第二天，全国
很多家媒体都刊登了董卿念错字
的消息。魏明伦说，这首词并不生
僻， 一个有正常文学修养的人，都
应该知道。而董卿作为一位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节目主持人，在公共场
合念错字，是不应该的。这对观众，

特别是上学的孩子， 有误导作用。

（

2010

年
3

月
6

日《华西都市报》）

这则“剧作家纠错，主持人道
歉”的新闻故事算是好新闻！同时，

笔者着实为魏明伦、董卿如此严谨
治学的作风与态度所折服！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
从头越”。 曾记得，

2008

年金秋时
节，缘起于董卿在金鹰节开幕式上
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诗词说成是
诗句，遂遭炮轰，沸沸扬扬，时称
“诗词门”事件。此番元宵晚会，魏
明伦为董卿纠错同时，谈及目前电
视台主持人念错别字的现象，有些
生气地说：“我天天看电视，各种访
谈、节目的主持人念错别字是家常
便饭，应引起重视。”魏明伦不无担
忧地说：“现在不少主持人的人文
素养偏低，语汇贫乏，措辞过于粗

鄙。少有含英咀华之士，更无振聋
发聩之言，何时才能出现文采型主
持人啊？如今名嘴们是嘴里仅有三
寸不烂之舌、胸中却无万卷不朽之
书。文采型主持人应是口才与文才
德才兼备。”作为好友，对于揭董卿
的短，魏明伦进一步解释：“我绝对
不是故意要与董卿过意不去。这是
一个社会责任问题。我通过媒体为
她纠错，我是对事不对人。”魏明伦
补充说，董卿驾驭现场的能力，得到
观众的一致认可，但在元宵晚会上
念错字，确实不应该。央视元宵晚会
是录播的，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责任
不在董卿一个人身上。 董卿念的
shu

， 应该是“书”。 因为繁体字的
“昼”和“书”，看起来非常相像，可能
是打字员打错了。“我个人认为是，

文本不妥，撰稿之错。照念不疑，主
持之惰，把关不严，导演之过。”

剧作家所言极是。其实，董卿
有短，并非有意为之。毕竟观众听
到的“祸”系由“董口”出啊。如此，

就有误导观众之嫌了。 由此想到，

央视新闻节目直播以来，播音员读
错字的常识性问题，技术性差错偶
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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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节目，康辉居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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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康辉担纲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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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庆典的
现场解说……这里，姑且不论“春
晚”， 举凡观赏过董卿主持的歌手
大赛等，无不被她的学识、沉稳乃
至驾驭现场的水平所折服。更令人
佩服她的是：间或“口误”，尚能知
错就改，闻过则喜，匡正视听，虚心

接受观众的批评，难能可贵。

可以说，当今电视传媒百花园
里，像董卿之流的文采型主持人寥
若星辰，而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
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亟需孕育出更
多的文采型主持人。 但在坊间，也
有不依不饶的好事者，什么“董卿
出错，已不是一回两回”云云。殊不
知，

CCTV

也有采、编、制、播各个环
节上的惩戒措施，大可不必这般声
讨。依我看，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
MFA

艺术硕士、身为无数场次文娱
包括直播节目“方丈”，董卿偶尔出
现说错字、发错音的现象，实属难
免，确实不该！“常在河边走，哪能
不湿鞋”，换位思考，倘若换上尔等
口诛笔伐者，恐怕难敌之矣！

从魏明伦先生与主持人董卿
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同是从事文
化艺术领域的工作，他们的社会责
任担当意识如此之重、 如此之大、

如此之强、叫人钦佩之至！一时“口
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行我素、唯
我独尊者的“口误”，就一定是可恶
了。

感 受 春 天

春风从窗缝里挤进来，柔柔的，温温的，不
由得让我想起天上的云锦来，美丽，幽雅，总之
是极好的感觉，春的感觉。于是，我该想想春天
的事情了。

朱自清的文章《春》里说：“春风来了，春天
的脚步近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
的，绿绿的。”这早春的感觉，像极了一张娃娃
的脸，清纯，可爱，给人萌动，让人展望。又像一
条澄碧的小河，有小船打浆划过，每打一浆，都
会击起一捧闪烁的日光。还似一个好的故事，

呈现在清清爽爽的视觉中。高尔基在《海燕》里
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是否也
有同样强烈的渴求，把“猛烈”呼唤到春天里来
呢。

春天真的是被呼唤来的。“冬天来了，春天

还会远吗？”早在冬的脚步叩响大地的时候，人
们就驰骋梦想，呼唤春天，渴盼一角蓬勃的天
空。《春天的故事》唱响大江南北，滚滚春潮在
中华大地上涌动。那春，从心的渴念里冒出来，

信步走进了人们的欢声笑语里。 春天来了，春
的浪花在滚动，快与春天一起舞蹈吧。

春到人间，布谷鸣春、黄莺和弦、燕子呢
喃、白鹭斜飞。春江水暖、林峦叠翠、柳絮狂飞、

百花艳放。原野上，绿意葱郁。山洼里，满目春
趣；村子里，春色滴翠；楼角上，春阳跳荡；巷子
里，春风欢逗；公园里，人流融乐、春意盎然。大
地的角角落落，细细密密的春意，如一弯月，湿
淋淋地从水里捞出来， 清亮亮地挂在眼前。万
颗心灵，万千鼻观，在春的涟漪里，吐纳的是春
光、赏阅的是春色、蓄盈的春意。

这固然是仲春的景致了。 仲春是妩媚的，

朗润的，较之早春的委婉、羞涩，芳菲的仲春，

是敞开的胸怀，抬起的脚步，叩响的晨钟和钻
出隧道的轰鸣。它撕碎了冬的影子，热烈着春
天，蓬勃着春意。在柳风杏雨的仲春的舞池里，

你是否已然忘却，乍暖还寒的早春里，冬曾穷
追不舍呢。

春雨，可谓是这个季节最为细腻的情感。在
一个惯常的春日里，一场春雨悄然眷顾大地。山
川溪流，旷野村庄，老屋新舍，坚石飞絮，虬根草
尖，枯木细柳，随处可见春雨的丰姿。春雨如烟、

如雾、如丝、如梦；如细语、如微笑、如轻吟、如心
曲。春雨仪态纤纤、步履轻盈、清婉含蓄、率性天
然、生趣灵巧。细闻溅之鸟鸣、极品溢之花香、洞
察叠之鲜翠。没有夏雨之暴烈、秋雨之忧悒、冬
雨之冷酷。宛若一位清媚的女子，充满了对生命
和世间万物的无限爱恋。 想必邓丽君定是悟得
春雨之真谛、采撷春雨之意蕴。听她那歌声，像
极了春天的雨丝，缠缠绵绵，清清婉婉，细细柔

柔，恬恬切切，虽没有玫瑰的炽热和奔放，却有
丝丝入骨的铭刻和美妙。

陆游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贺知章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叶绍翁说：“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白居易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
燕啄春泥”，韩愈说：“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
紫斗芳菲”

．．．．．．

还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和郭熙的“早春图”，历代名卷佳句留给了
春天，那浓浓的诗情画意哦，饱满得像是要溢
出来，压弯了一个明媚的季节。

春天充满诱惑，给人美丽梦想，踏青出游，

是人们与春天最好的对话了。 西子湖浓妆淡
抹，秦淮河桃红柳绿，三亚的椰树迎风展姿，北
海的银滩泳装点点， 鹭岛的相思树红豆喜人，

香港浅水湾与台湾日月潭，十里尽花廊，春光
好灿烂。祖国的万千山水，锦披春色，浸润春
意，升腾希冀。前苏联作家普里什文说：“如果
你想了解森林的心灵，那你就去找一条林中小
溪，顺着它的岸边往上游或下游走一走吧。”暮
春时节，花木一齐怒放了，神州大地一派生机。

让我们共同找出这样一条小溪， 沿着春的画
廊，在“春天的故事”里，一次次感受祖国春天
永恒的流韵吧！

故乡是花园

我的家乡有个好听的名字叫
花园

她就坐落在豫南的白鹭河旁
潺潺的河水流淌着美丽的传

说
蓑翁孤舟鱼鹰顽童都忙

碌在这条小河上

河流冲积的平原上开满鲜艳
的花儿

弯弯曲曲的小路村姑在花
丛中时隐时现

神秘的花园挂满五彩缤纷的
圣果

人们虔诚地采下它装扮神
州的院落

河岸那条郁郁葱葱的百里长岗
牛啊羊啊在细细地啃着青

草
山脚看场的茅屋早已空空荡

荡
放牛的郎儿躲到了云彩上

萤火下苦读四书五经屈宋
文章

淳朴的村民操持着刀耕火种
更向往世外天堂

打开花园的窗口缤纷的世
界是那样奇妙

小小的村落走出了多少向上
的儿郎

夏天习习的晚风刮在河埂上
我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对着天

空无边的遐想
那把破旧的芭蕉扇驱走多少

蚊虫的叮咬

不听话的孩子常在半夜被月
亮婆婆把耳朵割

古老的水车发出吱吱的声响
把清澈的河水送到田边地角

老水牛在泥泞的田里犁出彩
云一朵一朵

鸟儿悠闲地站在牛背上觅食
歌唱

爷爷一声“驾”惊得鸟儿飞起
落下落下复飞翔

布满老茧的手在花圃中编织
着梦想

一家人的花销都指望在这片
多情的花木上

神秘的花园我可爱的家乡
人们种植着金种植着银

种植着希望和理想

三间茅屋飘进了丰收的气息
锅灶里闷罐肉和那热腾腾的红薯
香

爷爷在田地里翻土坯准备将
破旧的院墙加固

院落里男人打着糍粑女人
们纺车忙纺线

爷爷穿上了那件笨重的长袍
蘸着墨汁在给乡邻们写中堂
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盛满微笑
写下一张张人旺财旺花更旺

当我穿上戎装奔向南疆
驼背的爷爷依然穿上那件笨

重的长袍送我到村旁
噙满老泪的眼里寄托着多少

希望
我从花园出发立志植根广

阔的沃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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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好 喝 好

记得大一暑假的时候，一
个本家的邻居拿给我一个苹
果，刚要吃的时候，突然感到没
有洗，人家也意识到了，说是怎
么没洗呢？在此之前，我不记得
吃水果还要洗， 仿佛就在那一
刻，“洗”的概念诞生了。以往到
了外边， 生产队的茄子、 西红
柿，我们都是“取”而食之，何曾
记得洗过。说起来，这已是二十
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网上虚拟的偷菜游戏
风行， 这哪里能比得上我们当
年的真实版偷菜呢？如今，经常
有人一坐到餐桌上就说， 不吃
这， 不吃那。 其实不是他“不
吃”，是吃多了。有时，笔者略调
侃道，啥肉都吃，除了人肉。

忘了在哪儿看过， 一位清
朝驻法国公使， 应邀赴某公爵
夫人宴。席间，侍者由厨房端来
一大盘鱼， 据说是当地极讲究
的一种河鱼。 正当主人津津乐
道此鱼之名贵及厨师烹调手艺
之高超，客人们胃口大开时，这
位公使不偏不倚，呼噜一声，一
口痰正落在鱼盘之内……

某事没有做好， 同事总是
问我，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我
说是因为肉香死的。于是大笑。

他们想要的答案是“笨死的”。

做什么样的人好呢？窃以为，古
书上讲的程咬金： 闲来无事做
响马的状态最好。 程凭他的三
斧子，不仅做到王侯，而且和中
国历史上有为的唐太宗称兄道
弟，长寿得几乎忘记了死，太让
人羡慕了。

一位知名的学者讲， 一些
人所有的生存内容就是吃饭和
等待吃饭。 这种生存状态并没
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否则已是
第二个“程咬金”。更多的中国
人还在为“吃好喝好” 而奋斗
着。但多年前，就有人讲我们已
基本实现小康了。 这里的“小
康”该是“小糠”才合适。网民大
可为这一“丰功伟绩”般的宣示
去投票表决。

一个在欧洲求学回国过春
节的青年， 吃什么都喊香。他
讲，平时整天吃面包、喝牛奶，

啃大块的肉，胃都给吃“倒”了。

有的面包，硬如砖石，中国人都
没见过。 问其为什么不自己动
手改善一下，房东不让。租给中
国人的时候就约法三章， 不得
炒菜， 原因是以前中国人住过
的房子，油烟把厨房都弄脏了。

这样一来，“吃在中国” 的煎、

炒、烹、炸，便没了用武之地。

“中国餐馆”是有，但那也不是
一个自费留学生能经常光顾得
起的。无奈，学生只好等着、忍

着，回来大快朵颐。

和同事探讨“民以食为天”

的话题，那官以什么为“天”呢？

应该是一切的生命都“以食为
天”才对，哪里仅仅是“民”呢？

一天中午， 回到所住的小
区听人讲， 上午这里的一条大
黑狗被枪打死了，疑是疯狗，因
为时不时地咬人。 我听后心里
一震，叹道又一个“马仔”终结
了。那是小区里的一只流浪狗，

靠一个好心女士的施舍存活。

那位女士把吃不了的剩饭剩菜
细心地放在一个盆子里， 供无
家可归的猫、狗食用。虽谈不上
丰衣足食， 但一群流浪者饥一
顿饱一顿地存在着几年了。大
黑狗死前的大半年， 毛色突然
光亮起来， 并形影不离地跟着
一只宠物犬。原来，那只宠物犬
将其收留为“马仔”，虽不同住，

但同吃同喝， 那狗因此境况大
变， 宠物犬走在院子里趾高气
扬，看谁不顺眼，就吠上几声，

大黑狗不知是“头儿”显威，并
非发怒，就跟着大叫，有时就冲
上去动口； 宠物犬见有冲锋陷
阵的，就更变本加厉，一如我们
常在电影里见到的那样。 大黑
狗才好过了大半年，便

over

了。

确切地讲，其不是疯狗，只是吃
了不该吃的罢了。

有部叫《甲方乙方》 的电
影，里面的一位主人公“穷得只
剩下钱了”，便要求到基层去体
验吃苦。最后，他“体验”得村庄
里的鸡被他吃光了， 甚至地下
的老鼠也入了他的“贵口”。他
日日坐在村头， 盼望着体验结
束日子的到来。

曾经我对剩饭剩菜的处理
很简单，倒掉。后来见一个老太
太总是将不吃的剩饭剩菜用干
净的塑料袋装起来，再放到垃圾
桶里，心里很是不解，又觉得她
多此一举。后来下夜班，经常见
到有人在垃圾箱里翻捡，并坐在
旁边吃一些里面的东西，心中极
是不忍。此后，我也将准备丢弃
的饭菜用塑料袋装起来，再放到
垃圾桶里，希望或有益于那些早
已“被小康”的人们。

怎么会突然想起这样的一
个题目呢？偶在《资治通鉴》上
看到，投鞭断流的秦王符坚，肥
水之战后的一个正月：“朝飨群
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

吐肉以饲妻子。”于是想起十多
年前，一个本家的妹乔迁新居，

笑问送给你点什么做纪念呢？

她讲，送一个“吃好喝好”的条
幅吧，我把它挂在餐厅。当时很
有些哑然失笑的感觉。 现在思
来， 一切众生如能生活到这四
字般的境地， 该是不枉来这一
轮回了。

海 浪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徘徊在冗长冗长的滩边
如同他的爱冗长冗长
偶尔感到孤单的时候
总会抚摸着寒石上的幽光
千年渔风
是他畅然的鼻息
沧海桑田
是他抹不去的童年记忆
岁月飘去又来
万物纷繁更替
海浪依旧徘徊着追寻着
一个深长的雨季过后
春情萌动的少女
迎面而来

华美珠贝是她的坠带
含雾晚霞是她的衣裳
一缕柔光粉脂着她如月的

面颊
一涌碧波轻吻着她轻移的

香莲

她用柔情软语
打开了他深锁的心门
还是用纤纤玉手
抚慰到他淡蓝色的忧伤
历经了千年的岁月
伴椰风渔火
陪星星月亮
海浪终于找到了
心的驿站
爱的港湾

父 亲 的 池 塘

此刻，我坐在父亲的池塘边，内
心有着从未有过的淡定。 这种感觉
就像是暴风雨过后片刻的沉寂。目
光朝着家的方向，山坡下，古银杏树
如一把金黄的油伞， 遮掩着简陋的
房舍。父亲的咳嗽声隐约传来。我断
定，父亲此时也是心静若止水，一派
安然。 他散落在院落间的咳嗽声已
恢复到往日的习惯。

这些年，父亲确实老了，但他浑
然不觉。在我们面前，依然想像前些
年那样， 保持着作为父亲的威严与
骄傲，凡事都想为我们顾上，却都显
力不从心。 时常看见他暗淡的目光
和老态的行动，除了酸楚，我无法告
诉他说：父亲，你已经老了。

我想延长他的幸福， 对自己的
心理有所补偿， 实则也是延长自己
的幸福。 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
生活，不再从事强力的体力劳动，让
他闲适下来。父亲却不！他放不下山
上零星的林果、田地里的收成。偶尔
到我距乡下不远的小城， 小憩之后
急忙回去，好像只有回到村庄，他才
是真正的主人。

前些年， 远在城市的哥哥的孩
子出生，他想以父母带孩子的名义，

让父亲去城市生活。父亲勉强去了，

两年间，却比在乡下更显苍老。他忍
不住打电话告诉我，不愿再呆下去，

他说城市生活等于给他减寿， 必须
回。我知道父亲在城市里太孤独，而
这种孤独就像一场病痛缠身， 无法
医治又时常煎熬心灵， 慢慢吞噬他
日渐递减的晚年时光。

我接回父亲， 对他说：“修一口
池塘吧，养点鱼。你以后不要上山下
地劳作，血压太高，我们很担心。”父
亲应允了， 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
亮色。 他说：“村子里是应该有一口
池塘，村子才像个样子。”

父亲说出了我的心事， 我也是
这样想的。人畜共住的村庄，炊烟袅
袅，四季如画。可好多年了，不见了
碧水流淌的小河和波光粼粼的池
塘。村子里很多事物都已改变，年老
的人都去了，新人接着诞生，一切都
在轮回，我们和村庄却面目全非，不
是原来的样子。就连一口池塘，也没
有了村庄往日温情的标记。

池塘修好了， 父亲不再从事
繁重的体力劳作，只是割割草、种
种菜、拾拾粪、养养鱼，拾掇着平
静粗糙的日子，让我心安理得。较
之往年，他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

比如，咳嗽不再那么剧烈，不再在

冬日里坐在屋檐下闭目到太阳落
山， 不再时常在西风里长久的向
远方苍茫地凝望。 池塘像是村庄
的眼睛，在房屋、人畜、稻田之间，

使村庄顿时灵动起来。 像现在的
深秋，镶嵌着池塘的村庄，红薯收
窖，颗粒归仓，牛在明亮的光线里
悠闲地咀嚼着稻草， 树上的柿子
已经红透， 房前屋后乡亲们用荒
草焚烧着粪堆， 青烟里袅绕着泥
土的芬芳，一切那么恬静安详，充
盈着丰沛的幸福。

我有些许的安慰。仅仅是一口
池塘，年迈的父亲重又找到了他的
生活方式。这是我近年来唯一为父
亲做的一件得意的事，让他能闲适
地度过晚年寂寥的生活。 微风吹
过，水中的倒影凌乱之后还原了自
己。 就像我们经历年少的轻狂、中
年的忙碌，直到为数不多的时日之
后， 才能原原本本地把自己看穿。

这时， 我们只能一声轻轻地叹息，

单薄得如同秋天里行走的一缕风，

再也激不起什么波澜，那怕扬起一
粒微尘。

父亲过来了，站在我的身边。我
看到了水中他的倒影， 看到了另一
个样子的自己。池塘恰如一面镜子，

照映着我过去和未来的日子。

□

董国宾

□

新鸿

□

郭克秀

□

李新民

□

崔保仓

□

张雪峰

□

常征

晚照 郝光摄


